  同做今春赏花人

         岳红蕾
风暖，水碧，春渐深。

    友人欲问梨花消息，约做今春赏花人。于是，待雨晴云敛，烟花澹荡，遥山凝碧。一行人驱车问征路，去焦溪，赏春风南陌。
       焦溪的春来得有些晚，前些日子里的春风春雨，遍洒我隅居小城的角角落落，待雨后初霁，千朵花万重色，姹紫嫣红开遍。而这里，只染黄了陌上菜花，点绿了田间小麦，惊飞了梁间宿鸟，但梨花未白，含着苞擎在枝头，于风中瑟瑟，欲语还休，一如这关闭的梨园，对春讯守口如瓶，小心翼翼地躲藏着我探究的目光。隔着木栅栏，空留我满园念想。
      追寻春天的脚步，我们游走在小巷。这里古村落的传统风韵，触手可及。房屋的墙体由巨大的黄石堆砌而成，以铁搭和地钉扣住加固，不由让人想起衣衫上补丁外露的针脚；民国时期的民居随处可见，衰朽的排门昭示着小屋的历史，也映衬着现今的破落；匾子里的菜干，褪却了新鲜蔬菜本身的青涩味道，在阳光下变得韧劲醇厚。铺路青石，木窗、木排门、青砖青瓦……完全是传统江南老街的风情。我们坐在咸安桥上，晒太阳，试图把自己也变成小镇上的一把蔬菜，在阳光的烘烤中，慢慢蒸腾出骨子里的浮躁，融入传统“慢”的味道。
       是的，慢，是这里的节奏，一如我眼前的老人在巷子里踟蹰独行的姿态。河上拱桥如月，桥下河水潺缓，岸边垂柳郁郁。石拱桥大抵是知年月的，我们便在龙溪河边数春秋。数着数着，或许，我就会闭上眼睛，背一首“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空在家。”的诗句，沾些旧的气息，接接地气，染上些许文气。我抛开各种传说各种故事，我试图解读“焦溪”，焦为山，溪为水，是个山水兼备的好地方。
      焦溪春天的消息，藏在深弄里，躲在废墟中，隐在花丛里。许多时候，明明是不起眼的废弃屋舍，黑漆漆的屋内，却有明晃晃的太阳从破了的屋顶照下来，一缕光线，亮了一处碧绿。旧屋与鲜草，沉闷与生动，衰朽与生机，架构得恰如其分。在小巷闲闲地走，时不时地，遇见墙缝里长出的枸杞，嫩绿的，好想掐一把用水焯了吃，清肝明目啊，春日里正需。那一片片野花野草，明明是旧识，却搜遍记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还有那一栋二层小楼，木窗铁锁，闭了门扉，躲在破旧的砖瓦里，待相见，我恨不得生了根，在这里住下，不看指间流年，只待瓦间细草，墙上青苔，庭中野花，彻底地慢享生活。
      这里，或许破败，但自然，原汁原味，真真实实地存在。没有旅游开发，没有拆老造古的建筑，没有到处宣耀自己千年文化的做作。街上的住户是焦溪的老居民，街上的店铺是传统的老商铺：剃头店、裁缝店、圆木店……人们在这里生活，还有人间最温暖的烟火，不空寂，不凋零。 
      只要真实地存在，记忆就不会消失。就如我叫不上名来的这些野花野草，曾从我的嘴里消失，却在记忆里挪移到这里，偎着墙根，伴着老屋，逢春必生，一年一年，还是旧时模样。我倒希望，这里的春天来得晚一些，经历得长久一些，我们可以静静地享受小桥流水深巷的生活，慢慢地享受宁静，悠然。既便我们的脚步走得快，把它们抛在身后，但只要它们在，我们仍可以相约，同做一春赏花人。
    注： 岳红蕾，1976年出生，原籍江苏无锡，江阴市知名女作家，曾出版散文集《走一路裙裾飞扬》等。

                        

《舜河弯弯》序

孟金元

2013年8月28日，我与几个同事一起去看焦溪古镇。小王和村领导陪我们在老街上兜了一大圈，既当导游又作陪同。

不看不知道，一看忘不了。简而言之，江南六大古镇有的，焦溪古镇基本上都有。比如，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庭院深深。不同于江南六大古镇的是：焦溪既有水，又有山，还多了几面抓人眼球的黄石半墙……焦溪古镇历史源远流长，名人层出不穷，除了600多年前朱元璋的老师焦丙，2500多年前的延陵季子和4200多年前的虞舜，都与焦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焦溪之行结束时，小王向我们透露，他根据这几年调查研究的资料，正在写一本有关虞舜与焦溪的长篇历史小说——《舜河弯弯》。在我的记忆里，小王应该没有写过小说。1987年8月，我从常熟调任常州市副市长。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时年38岁；小王文字工作的能力还算可以，但文笔好并不意味着就能写小说。小王写小说，算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如今，长篇历史小说《舜河弯弯》，就要出版了。

《舜河弯弯》这本小说，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对焦溪地区流传已久的有关舜的故事，作出了一个全新的诠释。小王凭借民间的传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力，编了一个非常遥远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故事编得还算可以，给人的感觉是合乎常识和逻辑的。小说对焦溪地区流传了几千年的舜河、舜田、舜山、舜井、舜迹桥、舜祠和舜庙等都一一作了交代。毫无疑问，这是值得庆贺的。我相信，《舜河弯弯》的出版，对焦溪古镇的进一步研究和保护利用，将会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舜河弯弯》的出版，对研究常州的历史，尤其是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常州历史，可能也会有所帮助。过去，我们提起常州的历史，首先想到的就是延陵季子；介绍常州的时候，总习惯于将季子作为常州的人文始祖，说常州是一个具有2500多年辉煌历史的古城。但是，对延陵季子之前的常州历史，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则研究得比较少。《舜河弯弯》讲述了4200多年前发生在延陵的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故事的素材，一部分来源于地方传说，一部分来源于作者的研究；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在舜山脚下、舜河两岸，当年属于延陵部落管辖，如今则在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境内；故事中的人物，既有外来的舜及其前任尧、后任禹这些妇孺皆知、赫赫有名的帝王，也有当地的部落首领和名不见经传的小老百姓。故事说的是开河，实际上讲述的是延陵的一段历史。我们不妨把《舜河弯弯》当作一本常州乃至相关地区的历史书来阅读，并祈望有更多的热心人来研究延陵季子之前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常州历史，发掘常州更加光辉灿烂的人文历史。

《舜河弯弯》讲述的是舜来延陵开河的故事。舜主政唐尧之后，为了实现“跨过长江，统一中国”的梦想，不远千里，从蒲阪来到延陵，带领江南、江北的老百姓，克服千难万险，开挖了一条沟通长江和太湖的运河（后人为了感谢和纪念舜，更名为舜河），最终完成了尧帝未竟的统一中国的大业， 并在其年迈时将一个统一的中国交到了治水有功的禹的手里。这个故事，虽然发生的年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但舜倡导的“德为先，重教化”的光辉思想，以德治国、以德治河、以德治家的高风亮节，以及其孝敬父母、关爱弟妹、友善邻里、勤政爱民、天下为公的崇高品德， 在当下乃至今后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舜河弯弯》虽然说的是开河的事体，但作者并没有花很多笔墨来写开河。开河只是一个背景，《舜河弯弯》写的是人，写的是人的悲欢离合。它讲述了三对恋人的爱情故事，着重描写了舜与娥皇、女英、荷妹三个女人相识、相知、相爱并最后走到一起的故事，尤其是舜与荷妹的恋爱，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虽然不像有些人那样爱得死去活来，却也不乏亮点、看点，写得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舜河弯弯》的故事，取材于小王的故乡——焦溪。小王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适当运用了一些常州方言，包括一些具有焦溪特色的常州方言。这样做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是一个常州本地读者，阅读一个常州人用常州方言写的常州故事，可能会增加几分家乡的亲切感。如果你是一个外地读者，即便对常州方言不熟悉也无关紧要，因为作者已经对此做了注释；你在看小说的同时，顺便还能学会几句常州方言，也不失为一个意外的收获。如果你是一个对常州方言颇有研究的学者或专家，在你看完这本小说之后，或许对常州方言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注：孟金元，1942年12月出生，曾任常州市市长，先后出版过《岁月清音——从农民到市长》《岁月清影——从农村到城市》《岁月清泉——从实践到认识》等著作。
焦溪古韵
     毛定海  冯顺政
大凡到过江南的，无不仰慕苏南六大古镇一一周庄、同里、甪直、乌镇、西塘、南浔， 却鲜有人识武进的焦溪。
有山才有风，有水才有光，此谓风光；无山不威，无水不灵。六镇一色“小桥流水人家”，格式有些雷同。焦溪却不一样，名山耸峙：舜山、鹤山、秦望山、石堰山、芳茂山；大河奔流：舜河、龙溪河、黄昌河、三山港、北塘河。柔中寓刚，在“杏花春雨江南”的娟秀娇美中融入一份雄奇与苍凉 。
4000多年前，中华名帝虞舜从长江踏波而来，巡视九州、涉足江南，落脚此地安营扎寨，居住了多年，拓荒造田，开掘河道，盖房挖井，并留下“德为先，重教化”的舜文化精髓。1600年之后，常州的人文始祖季札又封地延陵，隐居舜山，躬耕17年，终老于斯。孔子崇敬季札，手书“呜乎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及至元末至正年间，焦丙设馆淮阴皇觉寺，教小僧识字读经。其时朱元璋身为小沙弥，师从焦丙数载。始建于宋朝的焦村，实乃圣贤家园、帝师故里。六大名镇，皆难望项背。
特色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才叫特色。普天之下，只此一家。且不说清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奚寅那庞大的进士厅，那条百米暗弄堂的幽深；且不说现存明清、民国老房子800间的古色古香；不说光绪三十三年建成的天主堂，迄今已逾百龄，撞钟人栖身的小屋犹存。撇开江南古镇粉墙黛瓦及人家枕河的共性，只侃焦溪的奇景别趣——淡淡妆，天然样，全无斧凿痕迹，全无脂粉气息；而彰显古朴、纯真，老屋顶上的瓦花显示了强劲的原始生命活力。
老街店面连着店面，排门挨着排门。“火烧排门——焦店”的歇后语流传了百年。信步街道，满眼坚固、光洁的金山条石，条石下暗藏下水道，至今上走人、车，下走水。老房子的东西山墙，前后包檐，自墙根以上一半用黄石砌就，绝活非请当地能工巧匠不可，称为黄石半墙。増体厚实，动用一个个铁搭、一根根铁条紧固，兼作装饰，山墙上长满了苔藓蕨草。                           
聚族而居，共用一个公大门。雕花门楼内，走道两边一家一户相对，朝朝暮暮低头不见抬头见，其乐融融，绝无城市水泥、钢筋的冰冷以及“电视机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膜。许多人家喜欢侍弄花木。瞧这家子，开辟果树花卉百米长廊。一株桂花树高龄170岁。一株黄杨木胸径达25厘米。连脚下的地也不一般。有的油黑锃亮，碗摔不破。有的青砖竖排，如人字，如城垛，给人“转侧看花花不定”的奇妙幻觉。驳岸的系船石，雕工粗犷，尽显人和吉祥。三元桥堍上的石雕狮子精工细作，孟佳画院中屹立的一对石莲花池标志着古镇的历史久远。
焦溪人才辈出，古风儒雅。明初举人翟永龄，不畏权贵，为民分忧；清代经学家是镜，主持舜山书院达30年之久，现今的焦溪中学，为是镜后人创办。徐洁怀创办常州芳晖女子中学，中医承槐卿、丁谏吾造福桑梓，清朝一代通儒李兆洛，今朝一代文豪高晓声……
崇教、崇文蔚然成风。几乎家家挂中堂，花鸟、山水、人物及书法，大多是本地文人、画家手笔，其一联云：“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观花。”书画院星罗棋布，长盛不衰，小报《舜溪风采》已逾十年百期。
焦溪镇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化，与地方风土人情交织，织出无法摹仿、无法复制的瑰宝。就其底蕴、魅力与潜能，倘与六大名镇媲美，孰先孰后？
“待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狗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石础、石门臼的横陈，石碑合扑。一段残墙边，高大的柳树俯下身子，紧贴破败的屋面伸展，奇观！
金子总归是金字。不必骑驴找驴。焦溪，金不换，我们常州人家门口的宝贝。仪态万方的焦溪，正款款走向世界舞台。
注：毛定海，常州工学院退休教师，曾出版散文集《沧桑》、长篇小说《大树》、传记《高晓声编年事略》等。
龙溪老街 

 陈东夫

龙溪，即焦溪，时称老街。焦属火，需水克，龙为水，谓之龙溪。

龙溪属郑陆镇。位于常州市东北部，与江阴市接壤，乡域开阔，地理位置优越。境内舜河、三山港、北塘河沿山直通长江、太湖。街区内龙溪河穿越，整个水网像一只螃蟹，四通八达。老街像蟹的身躯，八足拱抬。呈虎踞龙盘状。据《武阳合志》载：元末明初时，焦溪已是“民居集，瓦室参差、稻秸堆委，连衢比巷”。明末清初更是“四方贸易者肩相摩，趾相错、俨然若都会”了。有“朝奉万包、日进斗金”之美誉。街上有百年老字号店铺38家，典当行、旧货店、木行、猪行、槽坊、粮行、药铺、肉店、茶食等远近闻名。上世纪40年代焦溪就有自发电、照相馆、浴室、书场、戏院、商贸服务，娱乐齐全，是常州东大门外最大的集镇。

无论远观还是近视，焦溪仿佛水墨画出来的古街：一排排木楼瓦舍或飞檐或翘角，依着龙溪河临水建成“九街十八弄”。街巷皆用金山石条铺成。路面不宽，窄处仅容两人相向通过。民居颇有特色：黄石砌成半墙高，黛瓦粉墙临水照，很是古拙。一般街巷长不过百米，但却像一条条曲龙，无论站在街的哪一头往里望，都有一种不尽的感觉。“声可闻时千丈远，似无路处暗相通”。志载：在这曲龙般的小巷里，竟走出4位进士，考出36位秀才。

春雨潇潇，冬雪飘飘时分来看老街，常会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幻景。

龙溪河静静流淌，隔数十步之遥，分别建有青龙、咸安、中市、三元4座石拱环洞桥。清诗云：“野菜饶乡味，溪流澹客心。小桥行过处，落叶打衣襟。”其中“惠通桥”和“小娘桥”最有特点。惠通桥，俗称小菜桥，横跨西街市河，建于明万历年，修于清嘉庆，桥北原有一座惠济庵，桥由此而名。小娘桥，又叫三元桥。清初，南下塘的承姓是乡里大族。嫁女给河北毛家，母亲看女，女儿省亲，虽仅隔一河，却需绕道而行，承家因此投资造木桥，称小娘桥。乾隆时，焦溪更加繁荣，人们易址重建此桥，并改名为“三元桥”，“三元”即解元、会元、状元，寄寓乡里多出人才之意，反映了对后人美好的心愿。

百十米长的北新街，狭长的街市，清一色连排两层老屋，一眼望去，绵延不绝的木质排门虚掩着，似乎在讲述着一个旧时商行旺铺的故事。沿着北新街条石曲径走去，一座座古建筑记下了时光和生活的痕迹。抚摸着被风雨磨蚀的石臼、水槽，思古之情油然而生。中街横卧龙溪河畔，静静溪水挨户环流，沿河人家“面街背水户通舟，台榭高低临水际”。前门通街，后门通船，真是家家连流水小桥，户户通石条坦途。

穿过一条伸手及顶的奚家弄，足以让你领略到老街奚姓往昔的风光，进士厅便藏身于这条深深的小巷中。随人历阶而登，循木窗回廊，凭栏南眺，可以看到整个建筑恢弘气势的大概。进士厅虽然破旧，却不失故有的风骨。在老街，像这样的名人故居保存比较完好的仍有近10处。

小桥流水，石板古道。遗憾的是，老屋之间已穿插着现代建筑，令人心生惆怅。

闲来漫步老街小巷，虽不免人去楼空之感，但静心体悟，老街的独特古韵仍能涤荡你的心胸，洗去尘俗。特别是久居都市的人们，在这老街小巷走一走，感受一下吴文化之遗韵，繁杂与喧嚣，将在这时消逝，湮没的灵性也将被激活……

   注：陈东夫，原武进郑陆区通讯报道组长，资深记者，武进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寻找那份纯净

陈秀荣
梦，是芸芸众生安置躁动心灵的理想港湾。梦，是远行游子重回故乡最方便的桥梁。

独在异乡，夜夜梦回古镇。梦中的每一个情节，都离不开龙溪河那潺潺的流水声以及父老乡亲们那朴实善良的笑容……

我的故乡是一个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古镇，这里的一草一木连同它的名字，都早已溶化在每一个古镇人的血脉里。只要是古镇的子孙，无论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不会忘记它的名字——焦溪。

焦溪是苏南一个不大不小的市镇，地处秦望山下，秦望山仅200来米高，据传，是当年秦始皇南巡时登临观望长江的小山，故名“秦望山”。这里地处沪宁线中枢，南傍太湖，北临长江，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是典型的“鱼米之乡”。

然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拱手把大片国土让给日寇，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沦陷敌手。汉奸部队在这里为虎作伥，鱼肉百姓，商店纷纷关门，物价暴涨。即便如此，我的祖辈们没有舍弃这片故土，没有放弃一个朴实的愿望——乐业安康。

当年的几座青石小桥依然静静的躺在清清的龙溪河上，粼粼波光倒映着小桥瘦瘦的身影。踏桥而上，恍如一步跌进明清时代的某一幅画卷之中。数百米长的民居长廊、黛瓦素墙，雕花的窗饰虽然油漆驳落，但昔日的神韵与辉煌依然可见。

漫步在金山麻条石铺就的老街。当年的客栈与商铺还在，爱赶场的古镇老人们仍爱叫上一碗鲜嫩的姚家豆腐花，或来一碗阿顺羊汤即今年洪羊汤，再喝上几两老白干，品尝人生的况味；还有顾师傅钥匙店、李家父子的铁匠店、丁家秤店、陈记竹行、顾家裁缝店……一家家夹杂在绵延不绝的木质排门中。

在焦溪老街，一群钟爱清闲与清淡的老者，坐在深巷边、门槛旁，看偶尔有行色匆匆的人从身边掠过，看悠悠岁月在谈笑中流过，他们是古镇的主宰，过去是，现在更是：夜幕降临之后，寂寞的灯火亮了，星星点点地映照在龙溪河上，让人仿佛回到了从前。

独立古镇小桥，俯视脚下缓缓流淌的河水，看着灰蒙蒙的老街屋舍，回想起长辈关于焦溪古老历史的讲述，脑海中闪现一幕幕古老的画面。古镇，留下了祖辈远去的生活背影，总能勾起埋藏在人们心底的遥远记忆。

我独自在古镇行走，独自在故乡漫游，烦躁的心逐渐平静，久别的情在此弥散……

注：陈秀荣，《常州晚报》资深记者。

